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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赟

齐鲁晚报：中国是“国有经济
的故乡”，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怎么考量？

吴：中外历史都证明，在同样
的政策条件下，国有资本很难跟
民营资本进行长期竞争。因为民
营资本有先天的产权清晰的优
势，而且民营资本家是拿性命去
竞争的，而国有资本是经理人制
度。经理人和创业家之间，长期看
确实很难竞争，所以只能通过政
策方式形成壁垒，保护国有经济
的某些权益。这到底有没有正当
性，在经济学界还是一个重大的
争议。西方经济学是全然反对的，
但在中国，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
性。

齐鲁晚报：从一个商业观察
者的角度评价一下中国过去30多
年的经济改革。

吴：我觉得历史是会给予这
几十年很高评价的，在思想解放、
经济模式的创新方面，比古人和
我们周边国家快很多。但也要看
到，目前的很多难题都是历史性
的。而且，这30多年来改革的成
功，本质上是一次渐进式改革的
成功，是一次务实主义的改革。在
早期是没有顶层设计的，允许民
间和地方政府发挥改革主动性，
即使到了1993年搞整体配套体制
改革以后，很多政策也是随着全
球化和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不
断调整的，这个周期很长，现在还
在调整中。

齐鲁晚报：“商”在中国的位
置如何定义？

吴：中国是重商主义的国家，
从管仲变法到汉武帝变法，确立
了一个治理原则，就是国家要控
制重要的能源性、资源性产业，
从中获利。古代的财政部门有三
个司，其中一个是盐铁司，类似
于现在的发改委、国资委。所以
说，国家从商业中获得利润的思
想古已有之。国外有观点认为，
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有底层、没有
顶层，因为统治者很重视工商业
资本的利益获得，所以顶层的能
源、资源领域从古至今都被国家
控制着。

然而，中国又是一个轻商人
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的治理原
则导致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
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博弈，国有资
本会有意识地压制民营资本，这
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人地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
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经济
领域，儒家一直奉行农耕文明的
逻辑：轻徭薄赋、仁义治国、以农
为本。隋唐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
考试控制住了，但四书五经里并
没有一本经济学著作。因此，中国
在治理思想上基本杜绝了经济学
思考。

中中国国企企业业家家要要有有当当牺牺牲牲者者的的勇勇气气
本报记者与财经作家吴晓波对谈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群体

褚健，又一个褚时健

“悲剧，在2014年突然落到‘已经得
到了一切’的褚健头上，实在是命运在
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们也
许将像今天叹息褚时健一样地谈论褚
健。”

“今年1月份，我在全国几乎所有
的新闻网站上都读到了他的名字，标题
是《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
国有资产》，照片上，年届50的他已满
头灰发，颓然中年。”吴晓波觉得这很

“ 残 忍 ”，他 与 褚 健 的 结 识 在 2 0 年
前———

“1993年的初夏，我很年轻，接受我
访问的这个人也很年轻，我们坐在浙江
大学的大草坪上，相谈甚欢，彼时，青春
如白云苍狗，翻卷无度。他那年三十而
立，是这所江南著名高校最年轻的正教
授，学术前途大好，然而，他却决定下海
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那是一个改革即
将复苏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一呼，天下
人蠢蠢欲动。几天后，我写作的人物特
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
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刊登在几乎所
有的报纸上。”

在吴晓波看来，“侵吞国有资产”事
实过程应该是：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
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
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为了实际
的产权所有者。

吴晓波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
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
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
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
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
业被出售予私人，从客观上看，这无
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
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
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
被确定下来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从
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
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
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
法暧昧而讳莫如深。从严格的现行法
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
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
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这也让吴晓波想到褚时健和他的橙
子，“哀牢山上哀牢客，十年种橙识不得。
人间多少不堪事，问君偿出甜与涩。”

一切最终由法律评判，正如去年5
月，葛文耀被免去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
和总经理职务，吴晓波感叹葛文耀出
事，实在可惜。过去二十多年，上海在日
用消费品领域少有企业家出现，屈指可
数仅二人，前有王佳芬，后有葛文耀，今
俱凄凉落幕。

企业家应保持与政府的

对等及“一步之遥”

“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
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
《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
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
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

去年，原广东健力宝董事长兼总经
理李经纬因病去世，吴晓波写下了几句
话：一瓶魔水，廿载豪情，从来中原无敌
手；半腹委曲，十年沉默，不向人间叹是
非。吴晓波也盘点了中国过去30多年
涌现出的“首富”，如今有在狱中者、有
出局者、有陷入产业危机者，多人疾病
缠身，少有快乐者。

王石，这个让吴晓波感兴趣多年的
一个企业家，给了吴晓波一个新的思考。
在2001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

中国公司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开在万科
网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业
家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 他是最早玩

“自媒体”的人之一。在这里，他鼓励部下
公然开炮，对公司、对他本人的牢骚、意
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他常常亲自作答，
这种抹杀一切管理层次的大字报式的做
法在公司内部曾经造成极大的压力，也
颇有人对此不以为然。

王石最为推崇的两位前辈企业家，
分别是晚晴状元企业家张謇和民国纺
织及面粉大王荣氏兄弟。一百多年前，
张状元脱袍下海，在晚年自叙中心有不
甘地写道：“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
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
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
虎。”便是“舍身喂虎”这四个水墨字里，
渗透出百般不情愿和对商人身份的自
我否定；荣氏兄弟一生从商，以“不与官
家搭界”为家训，低帽过府衙，见官矮半
截，而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仅限于修
桥铺路而已。荣德生晚年对同乡史家钱
穆说：“五十年后，无锡人记得我，也许
就是那座长桥而已。”

在吴晓波看来，与张謇相比，王石及
他的朋友们，不再以企业家的身份为耻，
视之为正当且有荣誉感的职业，并探寻

“企业家精神”；与荣氏兄弟相比，王石及
他的朋友们保持与政府的对等及“一步
之遥”，不再视自我为政府的依附及寄生
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
社会重建。这一景象，可谓最近十年，中
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对未来我们可以期许什
么？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说过，我们
不应该嘲笑那些失败的人和公司，反而
应该给他们足够的敬意，因为他们为时
代和商业的前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在大学毕业前，曾在南中国走
了半年，这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看到了
真实而贫穷的国家，从此不再很愤青。
我觉得对人而言，年轻时的旅行非常重
要，能走多远走多远，能走多久走多久，
生命在路上。”谈及“未来”这个词，吴晓
波提到大学时候，“在看得见的未来，中
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
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
为边界、在宪政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
间寻找妥协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内在
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
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
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回顾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吴
晓波说，很少看到政府通过有步骤的方
式主动来推动市场。所有的市场化改
革，都是意外和被动的结果。要么就是
在一个经济极度萎缩的情况下，政府被
动放权；要么就是在产业变革的情况
下，出现了一些壁垒的松动，“比如说微
信对电信企业的冲击，互联网金融的产
生等。但是现在国民经济还没有到这个
时间点，所以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都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而且这中间还有一
个博弈的过程，所有的对垄断的冲击性
行动，一要掌握‘时间窗口’，二要快速，
三要有当牺牲者的勇气。”

“改革的主导权或者说选择的主导
权，永远不会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上，还
是会掌握在政治家手上、掌握在政府手
上，所以政府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历史
责任。”吴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迄今有
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不过也有
新的力量在进行抵抗，互联网、非政府
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就是四股
新生力量。如果这四股力量在未来能够
形成妥协，交叉博弈，间歇性地往前走，
中国经济变革的既有路径有可能发生

“基因突变”。

中国在治理思想上

缺乏经济学思考

他们正当盛年，商业能力卓著，但“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让他们的身份变得非常模糊，在转型未尚完成的中国，这种身份让
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陷入了另外一些困境。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命运跌宕的丰富性颇值得探究。尤其是近一年来来，中纪委掀起
的反腐风暴下，一个又一个国企、央企高管落马，其中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是一个典型人物。

对华润做过实地调研，和宋林有过深入接触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日前发表的《宋林的悲剧，不破局会层出不穷》一文，引引发了政商两界普
遍关注。“我之哀宋林，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制度的创新若无破局，宋林式人物势将层出出不穷。”吴晓波这样写
道。

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记录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企业的变革。《大败局》通过对近百位影响中国企业发展的的重要人物的专访，
探寻中国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那么，对于本轮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这类宋林式悲剧，吴晓波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本报记者 王赟
对话

吴晓波：

被问题推着走

因为采访和写作的缘故，笔者与
吴晓波结识已有7个年头。

每次与他交流都是对商业史的一
次再熟悉，这些年，吴晓波坚持着对商
业史的探究，吴晓波说自己现在的主
力阅读是“被问题推着走”，关注哪个
方面的内容，就找相关的书看。

过几个月，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
就要搬家了。现在，“蓝狮子”在杭州城
北，靠近运河。这里是吴晓波读书、写
书、做书的地方。6月3日，他将去北京
出席《商战：电商风云》新书发布。

吴晓波喜欢“史”，喜欢“实”，从大
学起，他喜欢的作家就没变过——— 沈
从文、张承志、金庸、茨威格，但主要的
阅读兴趣在于他们的非虚构写作。他
不太看当代小说，他注重文本，“张爱
玲是天才，她的文本很好。对人、对整
个时代的理解，很灰暗、很冷酷。”

除了看书外，吴晓波还看《生活》
月刊。你不会想到，他在写作的时候还
会吃小包装的QQ软糖，还吃杨梅和
橄榄。

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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